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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醒来，看窗外雾朦胧，远处海棠花开。打开手机，响
起京剧《夜深沉》，我便沉入其中。

视频里，一个中年男人闭着眼睛，双唇微启，右手拉弓，左
手按弦揉弦。他低着头，每到情深处，便甩动头上仅有的几根
头发。我不懂京剧，但看得懂。随着节奏，读出其中的情感：
悲壮、激越。

实在动人。
我佩服懂音乐的人。后来与他相识，方知他是科班出身，

京剧团琴师。因两地分居调回故乡，被分配至法院工作。再
后来，沉醉在他的双弦之中。

若有一杯酒更是美妙。琴本是为酒助兴，可以想见李白
举杯歌一曲，究竟有多少君子倾耳？但丹丘生、岑夫子必然举
杯，沉迷在李白的歌声中。雅兴，古人与今人无二致。每当他
的《夜深沉》响起，“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

他每每拉完一曲，总要举起杯来，抿上一口，问：“好听
吧？”随之摇头晃脑，“《夜深沉》啊！是最难拉的。”

微醺时，他总神神秘秘地拿起京胡：“这琴可是我师傅传
给我的。关键在琴筒，你看看。”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琴筒，里面有一个标签，上书“杨
宝忠京胡”。我问：“杨宝忠是谁？”

“你就孤陋寡闻了，对不？”他得意地端起酒杯，抿一口，故
作高深，“中国京剧界最有名的琴师，精通西乐，技法是中西合
璧。其琴声似水似风、似雨似婉转的溪流。他给梅葆玥伴奏的
《文昭关》，弓法不必讲了，听了一辈子忘不了。有人问他为什么
不一样？你知道他怎么说的？”我迷茫地摇摇头。他嘴角向两边
翘起，“他说是‘结合小提琴的弓法’。这真是艺多不压身。”

这时他脸微红，又说：“师父跟杨宝忠先生学了一节课，先
生很喜欢他，就送了这把琴。”说着他猛一抬头，端起杯子，豪气
干云，“后来师傅把琴送给我。这把琴我在舞台上拉过很多年，
《夜深沉》还凭它获得了全国奖。对，我小儿子也拉得不错！”

我不曾见过杨宝忠先生操琴的风采，但琴师的名气，本地
戏迷没有不知道的。有位票友，独独痴迷他的琴声，而他也偏
爱听她唱，二人渐渐成了莫逆。

春天的一个周日，他邀请我去参加公园票友戏会。
未进到公园，路上有人说：“走走走，去抢一个好位置。今

天光头琴师来了，可有耳福啦！”我侧头看他——戴鸭舌帽、墨
镜。他得意地摘下墨镜，朝我眨眨眼睛，咧嘴一笑。

戏台已被戏迷包围，拥挤得密不透风。我喊了一声：“让
让，琴师来了！”前面几个人回头看了一眼，往两边侧了侧身。
我们挤了进去。

从台下看去，前面几排戏迷坐着椅子、凳子，后排站满了
走廊，有的坐在树上……

琴师和票友合作的是《贵妃醉酒》。琴声响起，票友腔亮，
水袖舞动，纤细柔软，亭亭玉立。身躯和双臂缓缓舞动，像是
被风吹动的轻薄云彩，低拂池水，将影儿映进水里。

我毛孔张开。
鼓声响起，台下的观众微闭着眼睛：有的摇头晃脑，有的

拍着膝盖，有的脚掌击地，有的拍着椅子。站着的观众肩膀在
节奏中晃动；树上的观众用力抱着枝头，生怕漏掉一个音符；骑
在树杈上的观众，一手扶枝，一手在空中模拟拉弓的姿势。

琴师掌控着台上一招一式，京胡的一按一压，都被耳朵虔
诚地听着。公园里，除了舞台的声响，连风也很安静。

只听舞台上的乐器声、唱声戛然而止。寂静。突然，掌声
雷动。鸟声、风声、口哨声落到风中，回旋着。

那天散场，我和他互换了衣服，从后台溜了出来。
我穿着他的衣服，戴着他的墨镜，低头走在路上。竟有几

个铁杆票友追了上来，一把拉住我，激动地说：“琴师，再拉一
曲！”我摘下墨镜，朝他们笑笑：“认错人了。”

看清我面目的那一刹那，他们眼里流露出遗憾。
从那天开始，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听琴、唱戏、喝酒。

我是他们忠实的观众。最喜欢他们合作的《游龙戏凤·海棠
花》。她唱到“海棠花来海棠花”，声音一软，像花落进水里。
他接一句“我与你插上这朵海棠花”，手指在弦上一挑，琴声颤
了一下。

我们走过一段人间四季，又是海棠开花时。
那日，琴师邀我晚上到家里喝酒。那天没有电，点着蜡

烛。一碟花生，一壶酒。角落花台上摆一盆海棠。
他给我满上一杯酒，端起，与我干了。然后伸手操起桌上

的京胡，竟拉起了《二泉映月》。
我默默地喝上一口，眼前似有江湖上踽踽独行之人；又像

是长江边上一声苍凉的叹息：“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一曲罢了，两个男人泪流满面。
换上一支蜡烛，我提议他唱一曲《徐母骂曹·叹老身遭不

幸夫君早丧》：
叹老身遭不幸夫君早丧，
守冰霜兼教子要做栋梁。
唱完，他长叹一声。我眼前浮现一位老妇，拄杖立于庭院

中，寒风吹散白发。她对面是沉默的黑暗。
那天，我们喝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海棠开满了花盆。
之后不久，我再去找琴师，没有见到那位票友。琴师说：

“我也是才知道，她已举家迁往远方。”那天琴师没有拉琴，只
端着酒杯坐了很久。我问他要不要拉一段《海棠花》。他说不
拉了。此后我们都不再提她。

一天上午，他打电话告诉我，小儿子参加省里传统京剧京胡
比赛，《夜深沉》拿了少年组第一名，邀我晚上到他家里喝一杯。

晚上，还是在他家琴室。花架上的海棠，粉红花瓣已开始
泛黄。一张小桌摆着几碟小菜，对摆两个酒盅，一壶酒。

“兄弟，好久没喝，今天要痛痛快快地醉一场。”今夜，他的
光头很亮，额头很有光泽，拍拍桌子说，“很久没拉琴了，今夜
让我儿子来一曲。”说话间，一个少年走进琴房。琴师招招手：

“来来，拉你获奖的作品。”
少年也不客气，坐下，拿起琴师的京胡，长弓拉起。神态、

表情、抑扬顿挫与琴师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看着他
的手指——小小年纪，左手已经长着厚厚的茧子。

一曲结束，我举杯敬琴师。
这天晚上他喝多了，指着京胡，说杨宝忠和他师傅的故

事，说儿子拿了一等奖。他说一次，我听一次。
这年海棠花谢时，我也离开了故乡。在异乡，再也没有联

系琴师。江湖有快乐，也有过如他琴声中的无奈。即便如此，
也得向前。总有一杯快乐的酒，虽不及汪伦绝唱，也有风花雪
月之韵致。只是没有那把京胡。

今天，异乡有雨。海棠花开在春雨中，是一团不熄的烈
火。我看着它，想起那年那月粉白与绯红，想起光头琴师，想
起他的《夜深沉》。耳边响起票友一声“雁儿并飞腾，闻奴的声
音落花阴”的清冽。

我忍不住端起酒杯，叹一声：“昨日欢情只在梦中回味，且
饮了这一杯。”手机里，《夜深沉》在低声倾诉。我看见琴师的
儿子，正站在舞台中央。台下是拼命鼓掌的观众，我和他们都
在其中。

琴师
苏德来

海论聊斋 王蒙：作家、学者，“人民艺术家”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曾任文化部部长。

我与东湖的缘分，始于十八岁那年的一场远行。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出故土。我和同事从河溶坐车到汉口，

夜里在澡堂暂且安顿——那个年代的出行，哪有如今这般讲究。次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便沿着铁路，走上长虹般的长江大桥。

朝阳洒在江面，烟水齐天，武汉三镇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那份壮
阔，在我心底刻下深深的印记。随后，我乘一路电车，在终点站水果
湖下车。

那一刻，东湖如一面澄澈的明镜，猝不及防地映入我的眼眸。
一晃，便是五十年。
彼时的东湖，还带着几分未经雕琢的野趣。没有如今的绿道，没

有鳞次栉比的建筑，唯有碧波万顷的湖水，环绕着郁郁葱葱的山林。
树成荫，山有色，湖如镜——即便身处“火炉”，这里也透着一份幽静
清爽。我站在湖边，望着远处的磨山影影绰绰，听着岸边的鸟鸣清脆
婉转，只觉得世间喧嚣都被这湖水涤荡干净。

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场相遇，会成为我一生的牵挂。
后来因工作之便，我数次来东湖开会。那些年，每次踏入东湖，

都能发现它不一样的美：春有樱花缀岸，夏有荷风送香，秋有水杉似
火，冬有梅香浮动。东湖像一位沉静的老友，默默陪伴着每一位来访
者，也沉淀着我心底渐生的眷恋。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秋天。会议间隙，我一个人走到湖边。正
是黄昏，落日熔金，几只白鹭从水杉林间飞起，掠过水面，消失在远山
之中。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片湖是有魂的。

千禧年后，命运给了我一个与东湖朝夕相处的机会。
我调入省城，从此在东湖边安了家，一住便是十年。起初住水果

湖，后搬至梨园。站在自家凉台上，东湖全景尽收眼底：磨山的苍翠、
湖中的泛舟、岸边的垂柳——日日看，夜夜赏，从未觉得厌烦。

工作之余，最爱去听涛亭品茶。它临湖而立，伸手可触湖水。在
这里，我度过了无数惬意时光：春听鸟鸣，夏赏荷花，秋观碧水，冬看雪
景。尤其是夜晚，一轮明月从湖面跃起，银波涟漪，如梦如幻。有一回
雨后初霁，湖水如洗，月色朦胧中，听涛亭的飞檐倒映水中，随着微波
轻轻荡漾。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湖光月色中烟消云散。

十年朝夕相伴，东湖已融入我的生命。
后来，我因工作调动离开武汉，不得不与东湖别离。那些日子，

我常在深夜梦回东湖，梦见听涛亭的晚风，梦见湖中的白鹭，梦见岸
边的水杉。那份思念，如东湖水般绵长。

每次回汉，我总要到湖边走走。那清纯如镜的水面，那一排排水
杉——树长在水中，绿影成墙，春夏葱茏，秋冬橙黄。这景致，走到哪
里都忘不了。

有一年冬天回汉，恰逢大雪。我一个人走到湖边，看雪花纷纷落入
湖中，瞬间消失。湖面水汽升腾，远处的磨山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水墨
画。那一刻我明白，东湖早已不是一处风景，而是我心底最柔软的牵挂。

退休后，我又回到东湖边，至今仍住在这里。
这五十年，我亲眼见证了东湖的变迁。曾经的东湖，从武昌城需

先乘车到杨家湾，再乘船才能进入。湖湾水杉林立，白鹭自由飞翔，
一派野趣。如今，一百零一公里的东湖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五大景
区；东湖路宽敞明亮，楚河汉街、汉秀剧场拔地而起；省博物馆、省美
术馆、湖北日报社建筑群，与东湖的自然之美交相辉映。

我在东湖路住了近三十年，亲眼看着那条充满野趣的道路变得
繁华。去年春天，我和友人在绿道上漫步。几名大学生骑着单车飞
驰而过，谈天说地，青春飞扬，迎着东湖的晨曦驶去。那一刻我明白，
东湖在变，也没变。它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也见证着每个人的故事。

五十年岁月流转，我从懵懂少年变成白发老者。而东湖，依旧碧
波万顷，风景宜人。它见证了我的青春与成长，陪伴了我的失意与欢
喜，承载了我一生的牵挂。这湖光山色，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

东湖的美，是自然的馈赠，是岁月的沉淀。它既有洞庭之浩渺，
又兼西湖之秀丽，湖水之色随时应景，变幻无穷。但于我而言，它早
已不是一处风景，而是一种情怀，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眷恋。

如今，我仍住在东湖边。清晨推窗，湖风拂面；黄昏散步，落日熔
金。偶尔翻出那些年写的小文章，虽难登大雅之堂，却是我与东湖最
真诚的对话。

湖山不老，人情常在。五十年，不过东湖的一瞬，却是我的一生。
往后余生，我仍会守在东湖边，看春樱夏荷，赏秋枫冬雪，听涛声

依旧，任岁月悠长，与这片湖光山色，共度每一个朝朝暮暮。

孤身在外工作生活时，搬家成了常态——或许是因为房东涨租
金，或许是因为工作变动。寻租新居时，交通便利是首选，但在我心里
还有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条件：家附近要有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工作辛苦，生活不易，希望与失望的心情交替出现。幸亏有便利
店，当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后，它总在漫长的黑夜里，给我一盏光亮。

有人说，24小时便利店是城市之光。它用一杯温热的杯面，或
者一杯咖啡，慰劳我们疲惫的肠胃，化解孤独的情绪。记不清有多少
次了，加班到很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赶，心里忽然涌现无边的空
落。走到家附近的便利店时，门前那盏温暖的黄色灯光，神奇般具有
了某种热度，迅速让我抽离悲伤。

每一次走进便利店，我都很快乐。便利店开在家附近，经营者多
为社区居民，热情而友善。由于做的是街坊生意，店家与常光顾的顾
客有说有笑，有较深厚的感情，往往还可以赊账，甚至打个电话就能
把东西送上楼。便利店之特色多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凡家居用
品大多皆可购买。店内布置或许有点凌乱，但全部货品一目了然。

便利店令生活变得安心，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小幸福
感。因为它能解燃眉之急：面条下锅了，忽然发现家里没有酱，迅速
冲下楼去买一袋，回来面正好出锅；它可以帮我收快递，不管我出差
几天，都不用担心丢失；在我遇到生活问题的时候，在这里遇到的大
叔大婶，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轻易就帮我化解了。在这里，我不用
再端着架子，就像在家里一样放松，才能融进他们中间，我喜欢这种
感觉。有时候下班早了点，不买什么也愿意到便利店先落个脚，这看
看、那摸摸，和老板闲聊几句。即使空手走出便利店，也有一种融入
世俗生活的快活感。

便利店里还隐藏着意想不到的美食生态圈。它不再是来不及吃
饭的上班族解一时饥饿之地，更演变成一种美食特色商店。我特别喜
欢这里的关东煮、小烤肠、小笼包，很家常。你买了方便面，老板帮你
泡上；买了肉夹馍，老板帮你加热。冬天有热奶茶，夏天有冰镇饮料。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吃，融合了四方口味。据说在海外，甚至有专
门的便利店美食研究小组，还有人致力于吃遍便利店的每一个味道。

便利店不仅仅是满足生活需求的地方，它还充满了故事。你会
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或行色匆匆，或悠然自得，都在这个小小的空间
里，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在电影《志明与春娇》里，春娇费了好大劲，
从7-11买来肉酱意粉带到北京给志明吃。就觉得有个人爱着是那
么幸福。而我想吃意面得自己买，但我相信属于我的爱情一定正在
派送中。我的爱情发生在哪里我无法预测，内心隐隐约约希望与便
利店有关——温暖、轻松、接地气，更容易走进婚姻。

深夜那么漫长，选择一家合适的便利店，24小时营业的那种，在
它旁边住下来，感觉是对自己负责，对生活负责。

我与东湖长相依
郭扬华

深夜里的便利店
夏学军

韩生，出身大户世家，好客。同村徐某，
常到他家喝酒。

这回，正赶上韩徐二人在家里小饮，门
外来了个托钵游走四方的道士。仆人们给
他钱和粮食他不要，也不离开。仆人烦他，
转头不予置理。韩生听到门口击钵声不绝
于耳，查问下人，得知情况，话没说完，道士
进屋。韩生招呼他入座，道士举手向主人略
略一挥，坐下了。

寥寥数语，三人性情格局凸显纸上：韩是
心胸开阔的大爷（重音在“爷”），徐是不值得说
的吃喝“蹭客”，云游托钵道士，是化外神仙一
类自由王国人士，是《聊斋志异》幻想曲里出现
的绝妙不谐和乐句。这个不谐和乐句，恰恰
是本篇作品的任性个性创造性特性之灵魂。

韩生与向道士略略请问，知道他才来
到，住于村东一座破庙，便说：“道宋行云野
鹤，栖身村东道观，我竟一无所知，失礼了！”
道士回答：“鄙野之人，新来乍到，与本地人
氏尚无交往。听说您慷慨豪爽，前来冒失求
酒而已。”韩生听说，举杯邀饮，道士酒量很
大。徐某看道士穿得破烂寒碜，瞧不上眼，
不正眼看他。韩生也把道士当作混迹江湖、
蹭吃蹭喝的食客看待，不以为意。对这种蹭
客不以为意，显示了韩生包容与大少爷脾
气。道士喝了二十多杯，告辞走掉。自此，
韩生每次酒宴，道士不请自来，频频叨扰，韩
生大方，也难免有点不快。慷慨豪爽也好，
化外仙人也好，都应该适可而止，不是肆无
忌惮，不是全无红线的。

一次在酒席上，徐某嘲笑道士：“道长天
天做客，您自己就不能做一回东吗？”道士笑
着回答：“咱俩不是一个样儿的吗？都是两边
肩膀驮着一张嘴、白吃白喝的主儿呗！”这一
笑一说，巧妙洒脱，预案天成，把徐某撅得够
呛。徐某挂不住了，无言以对。道士又说：

“话是这样说，其实贫道早就打算邀请二位。
道士机锋，有攻有守、亦拒亦迎，撅徐是少林、
请客是太极，无往不胜。贫道自然应准备好
一点薄酒，凑合个礼尚往来。”吃喝完后，道士
具体嘱咐说：“明天中午，敬请二位大驾光
临。”这时，哪怕是空话敷衍，徐某总该抢先喊
两句口号：“先到我那边，先到寒舍……”而此
徐居然点头从命，要到道士破庙吃喝，也快
够极限了。

次日，韩生和徐某一起走到村东庙中，
心想一个游走道士能准备出什么来呢？走
过去，见道士路旁候着。边聊边走，到达庙
门。进了门，却见院落焕然，楼台房舍，绵延
一片崭新建筑群。韩、徐二人一惊，说：“很
久没来这里，想不到如此胜景，这一片是什
么时候建成的？”道士回答说：“刚刚不久。”

新建筑一片，谈何容易，道士任意主持
使用，岂有可能？高级且富有的道士，会是
这种满不论地蹭吃喝的做派吗？一大片新
建筑，有可能自天而降吗？破庙变酒店，寒
碜老道成为宴会主人——不合情理，不合逻
辑，但恰恰合乎蒲神想象，合乎神聊之需要，
造异之绝妙，极端之勇与谋。小说家之于小
说，其主体性全能性自信性与使读者接受的
说服力、魅惑力、吸引力，不可小觑。赞其善
用巧用，胜任愉快可也。

等走进屋子，更见陈设富丽大气，富豪
贵人也少见这等派头，二人肃然起敬。至少
说明老道的气势与魔术远超韩大少爷，出家
人之自由想象与幻象表演，比一般俗世现
实，又高出一个或几个台阶了。坐下后，一
些十几岁干练小童端菜上酒，穿着绸衣红
鞋。酒菜精美，艳丽非常。饭后上水果，新
鲜宝贵，二人不知其名，果品放到水晶、玉石
制作的盘里上桌，光鲜润泽，眼前一亮 。老
道的伎俩高明，宴会的排场光耀，吃喝玩乐、
言语成欢、幸福廉价，大少爷与蹭食客好蒙
好唬。玻璃杯盛酒，杯子周长一尺多。今世
恰恰是西餐或见这种巨大的玻璃酒杯。这
样的酒杯需要宴请的巨大规模与之相配伍，
而在道士小品中一爷一道一蹭，有这样的大
杯，反显土鳖。

于是，道士命令小童：“叫石家姐妹来！”
小童去了不一会儿，有两个美人进来。一个
细高，风摆弱柳；另一个稍矮，年龄也小。二
人娇媚喜人，俊美出众。道士叫她们唱歌伴

酒。小的那个击节而歌，高个的吹箫伴奏，声
音清细。是说歌声清细吧，箫声相对比较呜
咽沉厚，是不是呢？一首歌唱完，道士举杯邀
饮，然后让小童们也都斟满，对二女说：“美女
好久没有跳舞了，应该能跳吧？”话音落地，童
仆立刻铺下毛毡，两个美人在毡上翩翩起舞，
长袖善舞，多姿迷目。跳完，靠着画屏娇喘，
更加动人心目。韩、徐神魂颠倒，不觉间已经
沉醉。歌舞如酒，耳目不胜，人生易醉，福乎
祸欤？道士不管不顾，自己一饮而尽，站起来
对两位来客告罪：“请自斟自饮，我得稍事方
便了。”一般说，宴请待客，主人不能自行其
是，此事不无蹊跷，露馅摊牌，迫在眉睫。

南屋墙下摆着一张精美的镶贝壳的螺
钿床，两个女子铺上锦褥，扶着道士躺下。
道士拉着高个的那个同床共枕，命年龄小的
那女子在一边给他挠痒。令读者吓了一跳，
以为马上要胡作非为了，上演荒唐放浪行
径。韩、徐二人见此情景，看不下去。徐某
大叫：“道士不得无礼！”随即跑了过去，要制
止他们胡搞，道士急忙起来逃走。徐某见年
小的美女还站在床下，乘着酒意把她拉到北
边一张床上，公然拥抱着她躺下了；他见到
道士床上的美人还睡在被窝里，便对韩生
说：“你怎么这样傻啊！”韩生听了，径直上了
道士的床，想跟那美女亲热，却见她沉沉睡
去，扳也扳不动，便搂抱着她睡着了。

制止后自己上，世上有这样的无耻无礼
之人吗？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非礼之欲、无礼之心机，应有礼义正道之把
握。具体到老道，是他表演无礼在先；徐某
护礼之后立即无礼再加无耻；大少爷一拉一
拽，一出溜落水。三人公然走向丑陋不堪、
恶劣惊人。无礼无耻无赖三人行，三人行必
有蟊贼，算是又达到极限了。

天亮酒醒，韩生只觉得怀抱着冰冷梆硬
的东西睡得尴尬别扭，一看，自己竟是抱着一
块长条石窝在石阶下睡了一宵。再忙看徐
某，他还没醒过来，头枕着块茅坑边的臭石
头，在一个破烂厕所里打呼噜。韩生一脚将
他踢醒，二人都非常惊奇。四顾看去，一院荒
草、两间破房而已。

韩生稀里马虎，阔少呆骄，无脑无心，慷
慨地与不知其所来的一两个酒菜朋友吃喝，
说明他有家底、大方、不抠哧，这是真实的；他
对道士，礼貌有余，嫌隙谈不到，一个生人，白
吃白喝，没完没了，他觉得可厌，厌之有理，而
厌了也还忍耐着，维护着彼此的脸面，除了冒
点傻气和在宴会上被道士与徐某诱惑行为不
雅，拥抱冷硬石头以外，其实无大错。

徐某之流，写得涉嫌猪猡卑小赖皮，待
人刻薄，自讨没趣 ；但此文本并未交代他与
韩生的来往渊源，至少他不是道士这样的一
个天知道的生面孔。他更排斥老道，又没有
在韩生边流露过一技之长，令人鄙视。

老道身怀异术，毕竟还算有把刷子，应有
苦练修为的底子，斗心眼儿的结果老道胜，但
胜而不武，胜而无道。韩生待他有礼有酒有
菜肴，绝无恶意恶语，他却以怨报德，设计出恶
劣一出戏，尤其是极其不雅的与女子不堪入
目的情景，影响了全篇格调，比称颂出家神职
人员的《崂山道士》《画壁》等，都差出一大截。

韩生，徐某，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一般
般，蒲氏写得轻松自得，让他们自作多情地抱
山石，睡厕所，开个玩笑，略为惩戒，不过如此。

老道呢，则是幻想曲乃至狂想曲中的诱
人因子，是本文主角，他可能是自欺欺人的
骗子，可能是混迹江湖的油条，技艺惊人，格
局与高度有限；也不妨说是得道真人，高出
凡人一级。这里提醒读者：仅靠幻术酒席，
区区诈骗，成事不足，报复过度；或谓毕竟有
本事，不宜全面否定；或谓出招阴损，绝非
善类，遇此类人物，惹不起也要注意躲得起
为好；或谓浮生一笑，道自有道，此人如何
定性，老王没有把握。

整体作品令人想起在美国看到的尼泊
尔僧人在高校表演的“沙戏”：数天创造建
设，以沙为墨，巧技醉人，聚沙成精美风光建
筑景观，精致绝伦，令人赞叹，然后僧人坦然
拂袖，众色成空，以示禅机。

由此想到一篇文字：《论待客之道》。诸
君不妨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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